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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人家长、老师对学生早期教育异常重视，恨不得从幼儿园、小学就一路狂奔，

导致很多家长疲于奔命、学生们从所谓的“起跑线”开始就已经焦头烂额。这已经成

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想改变这一事实短时间内已经不太可能了。毕竟知识改变命运、

名校带来身价，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攀比风谁也抵挡不住。能独善其身、我行我素的

高人大概只有在北京边上著名的龙泉寺找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栏目谈谈一个相关的话

题，中学的好学生是否可以在大学有后劲、甚至在读研后做出好的科研？这是一个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本刊主编有幸和两位北大数学院的校友单治超、王若度谈

及这个话题，得到了他们开诚布公的观点。深感他们的看法对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

中学生都有参考价值，对家长、老师也会有启发，我们决定把两位北大高材生的观点

登出来供大家参考。在此感谢二位博士允许我刊发表此文。

不久前的夏天，我彻底告别了学术的道路，来到北大附中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这

一举动，令我的很多师长、同学、朋友扼腕痛惜。他们对我放弃学术感到不理解，对

我的选择表示吃惊。

我在没上小学时就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数学天分。当时别人告诉我年龄，我就能算

出属相 ；说哪年哪月哪日，我能算出星期几来。其实这无非是简单的数论知识的应用，

然而我在没有学习过数论知识的前提下，自发地找到了这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应该

说还是不容易的。当时很多长辈们说 ：“老单家孩子有特异功能，能掐会算。”

北大数学校友对谈学数学

我为什么没能成为概率学者 ?

单治超

单治超     王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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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小学之后，我的数学天分进一步显现。当时练速算，要求三分钟算完多少道题，

每次让爷爷给我掐表计时间，我总是不到 1 分种就能算完。进入中学后，我先后得到

了朝阳五中的两位老师，朝阳二高的王老师的特别赏识。他们都认为我是他们所教的

学生当中最有数学天分的，对我寄予极大的期望。直到最近暑假我去看王老师，他还说：

自从你走后再也没有像你这样的学生了。

比很多同龄人幸运，我中学毕业后于 2003 年踏入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数学院，

学习的专业是概率统计。

应该说我对概率论这个方向还是极有兴趣的。我对数学本身就很感兴趣，对概率

论更是喜欢。因为我认为概率论集中了现代数学的美感 ：它是具体与抽象的结合，直

观与严谨的结合。我的概率基础打得很好，具体体现在我的应用随机过程得了 98 分，

测度论得了 95 分，高等概率论得了 97 分，随机过程论得了 99 分。而且进一步的说，

我并不是那种只为了分数而学习的学生，分数只能证明我基本功打得好，我在数学学

习的过程中是能够体会到美感的。也许很多人觉得数学枯燥，但在我眼里，好的数学

的审美价值丝毫不亚于李白的诗、苏轼的词。

我曾经的梦想就是终生研究数学，研究概率论。不过我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也花了好长时间试图总结原因。我曾经在网志上写过一些。这次遇到《数学文化》

主编汤涛师兄，使我有勇气把我的一些总结写出来，也许对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

通常博士毕业后应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离开科研岗位的博士往往都是另有隐情。

其中，有的是科研做得好但是丧失兴趣的，可能更多的是虽然对科研有兴趣但因为力

不从心而选择放弃的。我本人就属于后者。我为什么科研上不给力呢？这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首先我来分析读博五年间的一些体会。

第一，对导师的作用不要错误估计。我原以为，导师应该手把手的带学生 ；我们



数学文化/第5卷第1期 51

数 学教育  athematics Education

中学都是老师看着往前走的。导师应该给学生设计研究课题，告诉学生读什么文献，

一起合作找方法解决问题。事实上，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导师可能更像是一本书，

你有困难的时候去找他。导师绝不是给你发号施令让你按部就班做事情的人，你必须

自己有主动性，自己找问题自己研究。导师的职责只是传授你科研的经验。

第二，对公派出国镀金的作用不要预期过高。我的想法是通过公派留学找一个很

牛的导师带我，把我的水平拔高。但出国一两年，我并没有感觉达到我预期的目的。

事实上，出国进修这件事可能更适合已经有一定科研经验的人，他们出国找大牛合作

可以提高科研水平。而作为一个根本没有科研经验的在读博士生，外方导师不一定愿

意花精力带你起步。毕竟他们还有更多自己嫡系人马需要花时间。

第三，选择科研方向一定要慎重、要花时间斟酌。我在研二时只因为他人的介绍，

自己未经充分调研就选择混合时间（Mixing time）这个问题作为研究方向。这个方向

的特点是入手非常容易，不需要太多概念和定理的准备，但难点在于技巧性太强，每

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所创新，不能跟着框架走。概率统计的重镇美国北卡大学的一

个年轻导师对我的一个朋友说 ：这个方向世界上有几位非常有天分的学者，如果自己

不是那块料就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特别是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更是不要动这个领

域。但知道这些话对我已经是马后炮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后发现这个领域做出出色的

成绩很难。

第四，科研起步不要太晚。和很多国内的学生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上课、

打基础，但读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数学到了研究生阶段要边做边学，看自己的研究

需要什么东西就有针对性地学习、去查找。多思考问题，带着问题去看书、去讨论。

我是找不到研究方向，就乱看、胡看，了解了一堆模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解决问

题的技术却一点没学到。

以上总结了我读博士五年期间的一些教训，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之后科研的力不从

心，并最终促使我决定放弃科研。这里有上面说的大学里面的问题，那么在我从小到

大成长过程中，对科研这件事做好准备了吗？

当然，我的家人、我的中小学教师中没有科研人员，他们也不大了解一个小孩子

应该怎样从小就为科研做好准备。我现在反思一下，我从小养成的一些不良的思维习惯，

对我在学术上的发展应该有制约作用。现在总结一下，也许会对读者们有些启发。

1. 喜欢记忆，不喜欢思考。我当中学老师的姥爷一直认为，衡量一个人有能力的

标志，就是懂得知识多。因此他很重视我的知识储备。我从小读了不少书，但是遗憾

的是多为意识形态类读物。一个小孩子不懂得鉴别信息的真假，因此就全记住了，接

受了。25 岁那年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很受打击。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在于 ：我姥

爷教我的不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让我背知识，记忆他人的研究成果。这导致我缺

乏独立思想。我还是近两年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 idea（诸位如果读我的科学网日志

可以观察到），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分析能力。

2. 喜欢欣赏，不喜欢解题。就是说，我学数学的动力是欣赏他人解决问题中发掘

的美感，而自身的解题能力不佳。我从高二开始就懒得解题了，觉得题目基本都是重

复的，就是教材知识的简单运用。如今想来，假如我当初有幸接触数学竞赛，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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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的打击，可能这方面缺点就会少些。我上大学之后仍然坚持大量阅读，而少解题

的方法，现在看是吃了亏的。有教授说“不解题就不读书”，我想是有道理的。

3. 重视广度，不重视深度。我兴趣太过广泛，对学术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很感兴趣。

所以我的精力太过分散。如前面所说，我在科研选题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特别

是我没能成功地找一个感兴趣的方向狠狠地扎进去研究。在知识爆炸型的社会，什么

都会、多领域做出贡献的大家都几乎绝迹了。

4. 喜欢通适的方法，不喜欢别出心裁。我一直觉得一口气解决一大类问题的方法

很牛，愿意学这类方法。对那些只适用于解决非常特殊问题的方法，认为它们是奇技

淫巧，不爱学。但事实上，数学研究可能需要很多的“奇技淫巧”，如果看不上它们，

不爱用“奇技淫巧”解题，有意规避之，那想取得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克服困难、

攻克细节才能征服真正的挑战。

以上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虽然不一定适用于他人，但对于有志成为科学家、成

为科研人员的同学们，应该有些参考价值。

看了我的好友单治超写的“我为什么没能成为概率学者”很有感触。我和治超在

北大是师兄弟，相熟数年，看到他的文章后，也想回顾一下自己的历程，写写感受，

希望给想学数学、或正在学数学、或正在研究数学的朋友们一些启发。虽然我的经历

不见得有什么参考价值，但我的体会也许能帮到某些青年朋友。我的学术生涯刚刚起步，

2012 年才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历尚浅，如有不恰当的

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当然本文无意冒犯治超，经过汤涛教授跟我们联络，感觉我们

的文章会对读者朋友有帮助，我们二位都愿意听命于这位大师兄。 

我为什么能成为概率学者？

王若度

神奇的概率与统计


